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《哥本哈根》不是论证了科学的伦理，而是表现了伦理的尴尬和困
惑！ 
    实践性世界的一切都不是绝对的，都是有限的和荒谬的，不能最终地
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。《哥本哈根》就是描写了人的这种困境。 














    人的卑微，其实并不特别地由于我们的短暂和渺小，而是特别地由于
我们的无法摆脱的荒谬。 
    察觉我们的荒谬，是人类伟大精神力量的体现。是哈姆雷特高于雷欧
提斯和福丁布拉斯的地方。 
    《哥本哈根》的诗意还不止于此，不止于描写了人类的道德困境。它
还描写了人类认知的困境：我们永远不可能认清自己的本质。这种认识自己的
渴望和这一渴望的不可能满足同样撕裂了剧中人物的灵魂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波尔：12 月 5 日出生，对吗？ 
海森堡：比世纪年轻 1.93 岁。 
波尔：精确数。 
海森堡：不，保留两位小数点。精确数为 1.9287671…… 
波尔：关于你的一切我总是记得很牢，你是比世纪年轻两岁。 
玛格瑞特：事已至此，尼尔斯又突然喜欢起他来了。为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是
因为哥廷根的那个夏日的回忆吗？还是为这一切？或是什么也不为？不管
是什么原因，当我们坐下来用晚餐时，熄灭的灰烬又燃起了火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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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温暖的回忆是真实的吗？ 
真相的另一面是，他们一致在互相伤害着。 
  
  
  
“如果你想知道你为何在 1941 年来哥本哈根的话我也可以告诉你……你
是来向我们炫耀的。” 
  
玛格瑞特：没错！1924 年他刚来时，一位来自战败国的卑微的小助教，
感激不尽地获得一份差事。现在你来了，凯旋而归——一个征服
了欧洲大部的泱泱大国的科学界领袖。你来向我们炫耀你是如何
功成名就的。…… 
玛格瑞特：他渴望着让我们知道他正负责某项生死攸关的秘密研究。尽管那
样，他依然保持着高傲的道德独立，这种执着是如此著名以致盖世太保时
刻监视着他。这种执着是如此成功以致今日还拥有一个重大之极的道德困
境来面对。 
厦
 门
 大
 学
 图
 书
 馆
  
不仅自我因其不可认识而显得荒谬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也因其不可认
识而显得荒谬。 
这个荒谬的的世界是偶然的，无理性的。波尔的长子克里斯汀死于偶然；
海森堡的婚姻也属于不可解释的偶然，纳粹德国最终未来得及研制出原子弹，
居然不是因为实质性的难题，而是因为一个完全应该克服的小小的偶然疏
忽…… 
  
“你是没有（制造出原子弹）……原因极简单，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。” 
  
海森堡：我知道得清清楚楚，只是没有告诉别人。…… 
海森堡：在（广岛爆炸）事件发生后。是的，当它已不再重要。我说了所有高
德斯密说我不懂的东西。235 中的快中子，钚的选择，减少中心泄漏
的反射外壳。甚至引爆的方式。 
  
“我们”是什么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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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尔：我们尚在寻觅之中，我们的生命便结束了。 
海森堡：我们还未能看清我们是谁，我们是什么，我们便去了，躺入了尘土。
波尔：淹没在我们扬起的尘土之中。 
玛格瑞特：那时会迟早到来，当我们所有的孩子化为灰土，我们所有孩子的孩
子。 
波尔：那时，不再需要抉择，无论大小。也不再有测不准原理，因为那时已不
再有知识。 
玛格瑞特：当所有的眼睛都合上，甚至所有的鬼魂都离去，我们亲爱的世界还
会剩下什么？我们那已毁灭的，耻辱的而又亲爱的世界？ 
海森堡：但就在那时，就在最为珍贵的那时，它还在。裴拉德公园的树林，加
默廷根，比伯拉克和曼明根。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孩子的孩子。一切得以幸
免，非常可能，正是由于哥本哈根那短暂的片刻，那永远无法定位及定义
的事件，那万物本质上不确定性的终极内核。 
  
《哥本哈根》燃起了两把火：一把“道德困境”之火，一把“认知困境”
之火，把波尔夫妇和海森堡的灵魂架在火上慢慢烤，让我们旁观了他们的欢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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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悲苦、宽爱与嫉恨、恐惧与怜悯、温情与疯狂、期待与绝望……这是一首真
正的诗！ 
郭文和西穆而登的心灵困境是古典的，波尔和海森堡的心灵困境是现代
的。《93年》的精神是古典的浪漫主义，《哥本哈根》的精神是现代
主义的。但它们都是人类“神性”的表现；是艺术家站在精神世界的
立场，与实践性世界的对峙；是对人与其生存环境的超越功利的艺术
观照。 
这应当是《93年》与《哥本哈根》给予沉溺于实用主义泥坑的当代
中国戏剧的最大的提醒。 
  
  
  
董老师在观看的座谈上讲话 
  
博士生蒋泽金发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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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生胡静发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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